








书书书

序　言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尹　欣

《宜良文学丛书》编辑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

的事情！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

代诗人刘禹锡 《陋室铭》中这句千古名言一出现，不断

有新的阐释和新的解读，但始终不离其本：一个地方不

在大小，一旦有了杰出的文化人物和文化成果，必然名

声大振。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国作家莫言荣获 ２０１２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荣获国际最

高级别的文学大奖。消息传出，“莫言热”火遍大江南

北。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一下飙红网络，全国知名。

文化或者文学的巨大张力以及对一个地方产生的影

响，自古亦然。

地处云南腹地的宜良，虽是滇中小县，但以其农耕

文明的成果和文化传承的历史在省内享有小名。这里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

的阳宗海，水碧浪奇，风光旖旎；四季如春的气候，肥

沃富饶的土地，孕育出享誉三迤的 “滇中粮仓”和 “烤

鸭之乡”的美名，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在省内外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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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

据考，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的足迹踏上这片

土地并繁衍生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古滇国中心

的宜良，其文明程度与毗邻地区不相上下。但由于后来

世易时移，宜良先民的辉煌，被深深掩埋于历史尘埃之

中。汉唐时期虽有一些记载，大都为只言片语，或者语

焉不详。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 “屯垦”，旨在稳定和

巩固边疆，而由沐英率领入滇的军队转入大规模的垦

殖，宜良成为主要垦殖区之一，现在很多村名还留下了

这段历史的烙印。大批随军屯、民屯、商屯迁徙进入宜

良的人员，不仅带来了长江中下游先进的农耕文化，也

带来了江南和中原先进的文化教育，这是宜良有史可据

的第一波文化浪潮，对宜良的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从明至清，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得到提

升，学宫、书院、义学等教育场所遍及城乡，宜良学子

相继荣登进士、举人、贡生等科举榜。辛亥革命推翻了

封建帝制，民国初立，宜良的有识之士即应历史潮流而

动，创办了大批新制学校，如高等小学、教员讲习所、

师范讲习所、国民学校 （包括女子国民学校）。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百年前滇越铁路建成通车，贯通全县，连

接四方，宜良遂成为滇中交通枢纽，一时间商贾云集，

大批外地人涌入，百业开始兴旺。这些人既带来了灵活

的商业头脑，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从而引发

了宜良第二波文化浪潮。当时，县内学风蔚然，文风大

振，宜良子弟或漂洋过海，远赴日本求学；或乘滇越铁

路南下，到法属殖民地越南学习法语；或北上国内刚创

００２



办的著名大学学习法律和科技。现今县城内保存基本完

好的文庙，规模仅次于建水文庙，为云南省第二大文

庙，足以证明宜良数百年来学风炽盛。民国十年

（１９２１），宜良学人许实先生在其编修的 《宜良县志》中

不无欣慰地说： “宜良自明初建学，逐时增新，五百余

年，人文蔚起。”又说：“宜虽小邑，文教覃敷，凡四方

士大夫，及本境乡先达，其中著作林立，代有传人。”

宜良文化渊薮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宜良兴教兴文之风延续不断，

除特殊年代外，宜良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位列云南省县区

级前茅，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一直居于前列。

宜良的莘莘学子在全国各地高等学府深造，毕业后分配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和民

族的振兴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有曾任 《解放军报》总编

辑的杨子才那样的大家，也有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各类实用

人才。无论是走出宜良还是留在宜良工作的人，其中不乏

业余文学艺术爱好者，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创作成果一直长

盛不衰。宜良文学艺术创作的大繁荣和大提高，则是在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宜良相继举办了

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培训班和学习班，组织和推荐有创作

潜力的作者参加当时由省文化局、省文联和曲靖地区举办

的各种创作笔会，为文学艺术人才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现创作成绩较为突出的文艺家，大都是那时培养

成长起来的。清明的政治气候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学艺术

风气和环境，一批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定水平的老文艺

工作者焕发出创作热情，一批后生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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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担当起繁荣宜良文化的任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

始，宜良作家的作品不仅频频出现于云南省的主要文艺报

纸杂志，并相继荣获省内各种文艺奖项，部分作家的作品

还问鼎国家级文艺刊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３年，在有远见的企业界人士的襄助下，宜良先后举办

两届 “岩泉文学笔会”，八年间结集出版了近三十部文学作

品，培养和形成了一个有老、中、青三代，五十余人组成

的结构合理的文学艺术创作人才梯队，令前来助阵的全国

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先生大为感叹，认为 “这可能在全省、

全国都罕见！”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０日，彭老在 《云南日报》上

发表了 《又出现了一片文学森林———记宜良 “岩泉”作家

群》的文章，首次向外界介绍宜良作家群。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浓缩

了５６个民族紧密团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辟地

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

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

高潮，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

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省第九次党代会

确定的 “两强一堡”发展战略，其中 “一强”就是民

族文化强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民族文化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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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基础是民族文化强县，没有一大批民族文化强县

的支撑，民族文化强省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当前

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精

髓，彰显文化的软、硬实力，进而打造一批有一定艺术

水平和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群。

有源远流长文化血脉的宜良，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宜

良，理应成为云南省民族文化强县、文化产业集群的探

路者和实践者。以文化强省建设的前沿和高度俯瞰宜良

的文学艺术，虽然曾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与省

内文艺事业较发达的其他县、市、区相比，宜良文学艺

术人才的队伍还不够壮大，整体实力还不够强，创作水

平还不够高，影响力还不够广。特别是人才分散，缺乏

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支持帮助，缺少深层次剖析和透视本

土人文情怀的力作。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

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认识不到文化对一个地

方的发展所具有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就会在今后的发展

过程中错失良机。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出于对宜良文化建设的关注，

多年前我就有集中出版 《宜良文学丛书》的想法。这样

做的意义在于，对宜良或宜良籍作家、作品进行检阅和

总结，促进和激励宜良文学艺术后继有人，促进家乡的

文化建设不落伍。入选这套丛书的十多位作者，年龄、

经历、职业各异，但都是宜良本土的文学艺术爱好者和

学有成就的文化人。丛书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报

告文学、科幻小说、随笔、读书笔记、杂记等文学体

裁，总字数达百万字。丛书内容丰富多彩，文笔朴实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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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描摹情态如身临其境，说理议事入木三分，刻画人

物栩栩如生，读后令人不忍释卷。虽不能尽善尽美，但

就一个县而言，拿出这样一套有一定分量的 “丛书”，

是难能可贵的。丛书编辑过程中，我邀请长期在文化教

育战线上工作，一直为宜良文学艺术事业默默奉献的退

休干部周恩福同志承担了繁重的协调、联络、组织和服

务工作，他自己不著一字，而倾全力保证丛书的顺利出

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 《宜良文学丛书》出版之际，特以此文为宜良文

学艺术的繁荣鼓劲，为宜良作家和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创

作热情鼓劲，为宜良明天的文化发展加油！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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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寄红尘 （代序）

刘　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在宜良县狗街里营大队附

设初中班教数学，却又十分喜爱美术，时有山水国画参

加文化馆举办的美术展览，因而结识了宜良县文化馆的

美术干部张时中。从而也认识了张时中的女儿张俊锐。

到了１９８７年，我调县文联，与县文化馆合并办公，

与张时中老师成了准同事。但也不常见小锐，也许她在

宜良读高中，也许在昆明读大学。

后来，小锐子承父业，也分到文化馆，也是搞美术

工作，相处的时间就多了一些。除了舞文弄墨，与其父

女接触最多的就是下棋：与张时中下象棋；与张俊锐下

围棋。下棋的地点已记不清了，也许是在老文化馆 （现

文化广场北端，已不复存在，仅余两棵观音柳仍生机盎

然。多年来文化馆像流浪汉一样四处游走，如今仍居无

定所），也许是在狮子楼二楼，也许是在张时中家中。

在张时中家中下象棋，时时下到半夜，有时通宵达旦。

那时，小锐就静静地在一旁续茶，不评棋，也不说话。

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喜欢放风筝，有时在文化

广场上放，有时在自家住宅的屋顶上放。有一天风向不

定，风筝难以掌控，喝醉酒似地歪歪倒倒飘飘摇摇一头

栽进楼群中。瞄好距离、方位，赶快跑下屋顶，跑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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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去风筝坠落处搜索，居然在林业局住宅二楼的窗户上

找到了悬挂在那里的风筝。去二楼敲门，无人。去三楼

敲门，应声开门的居然是张俊锐。我说明缘由，二人相

视大笑，努力把风筝取下来，十分完好。那种失而复得

的心情十分美好。

与张俊锐相处时间最长的该是２０１１年９月底参加市

文联组织的那次文学笔会。地点在禄劝县，主持人是存

文学。宜良县参与笔会的有我和张维林、张俊锐三人。

与各县区四五十位文友习文四五天，游览了普渡河、大

松园。相见恨晚，相聚嫌短，相处甚欢。

为什么搞美术的张俊锐会来参加文学笔会呢？这就

要对小锐的文艺创作历程有一个交代。不错，小锐的专

业和本职是美术，但她的文学功底却也委实不错。这倒

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就像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根基一

样，文学应该是所有艺术的本源。从某种角度来说，小

锐对文学的感悟和喜爱甚于美术。这不是我一相情愿的

偏见，而是小锐亲自对我说的。有一次，我劝她还是要

经常拿拿画笔，不要生疏了它。她说： “我很怕别人劝

我画画，好像我只会画画和只应该画画。其实我最喜

欢、最有激情、最有感觉的是文学。”我无言以对。但

心中喜忧参半。喜者，宜良的文学阵营又增加了一支多

彩的文笔和一员靓丽的干将，作为宜良县文学协会主席

的我当然求之不得。忧者，美术风景线少了一点五彩斑

斓的色彩。所以，我对小锐的厚望是：两手都要抓，两

手都要硬，一手拿文笔，一手执画笔，打出一片新

天地。

说小锐的文笔不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公允之

论。只举一个小例子：２００９年的一天，她用 ＱＱ发了一

组散文来，写得都很有情趣，很有文采。难以忍痛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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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把这一组散文以 “蕊”的笔名在 《岩泉》报全

部刊出，差不多占了整整一版。发表后反响很好，好文

章自有好眼光的人欣赏。有一位领导打电话来问： “那

个 ‘蕊’是谁？是不是我们县的？”我只好如实回答：

“是我们县的。‘蕊’就是张俊锐，是她自己起的笔名。”

张俊锐的名字，我觉得刚毅、有力，刚有余而柔不

足。名如其人，却也起得恰如其分。她画得最好的画应

该是油画 《自画像》，已多次获奖。那幅画对人物的外

貌、神态甚至内心世界都表现得很到位，刻画得很生

动，真正做到了形神兼备。略显不足的，是主人公执书

的透视和比例不太准确。

张俊锐的名、形、画三位一体十分精准，相得益

彰。但她的文却是另辟蹊径，与以上三要素大相径庭。

小锐主要写散文，她的散文柔美、温馨、细腻，女

人味十足，女性化盎然。不要看内容，只要看看题目，

这些特征就表露无遗： 《流年中的轻触》 《真情丝袜》

《选择你爱的还是爱你的》《聆听蔡琴》《漂亮女人我最

大》《人生若是如初见》《做一顿饭吧》《黄玫瑰》《针

线》《拖地》《女儿水》《没事偷着乐》《爱情让暧昧走

开》等等。

于是，对小锐的散文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小锐

的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金戈铁马，没有长河落日，

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没有黄岩岛与钓鱼岛，没有放

眼全球心怀天下。它有的是针头线脑，真情丝袜，拖拖

地板，做做小菜，听听音乐，练练瑜珈，读读美文，亲

亲宝贝。

在我罗列的这些 “有”与 “没有”之间，绝没有

优劣，也没有褒贬，更没有高低贵贱、高明愚笨之分。

就文学的风格和流派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将其分为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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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派和豪放派。风情万种的婉约派和豪情万丈的豪放派

都有人喜爱，都可能成为传世之作。比如诗人毛泽东，

他那些 “驱虎豹”“缚蛟龙”“九天揽月”“五洋捉鳖”

的豪放诗句真让人志存高远，热血沸腾，拍案叫绝。但

他那首写于１９２１年的 《虞美人》“一钩残月向西流，对

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及写于１９２３年的 《贺新郎》中的

“热泪欲零还住”“凄清如许”“愁丝恨缕”等字句，比

婉约派还婉约十倍，照样惹人怜爱。如果我们将文学作

品及作者以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一、按

年龄划分：老、中、青作家。二、按性别划分：男作

家，女作家。男作家一般不标识，而女作家名字后可标

为 （女）。女作家中派生出了另一个门类：美女作家。

但与之对应的 “丑女作家”就无人标识无人认领了。

三、按国籍划分：中国作家、外国作家。

以上三条检阅小锐其人其作品，可以有一个很清晰

的定义。

在生活方式和写作风格的选择方面，我认为只有一

个原则：适合自己，自己喜欢，自己用起来顺手，就

行，甚好，极佳。正因为有了这些风格各异、异彩纷呈

的文学作品，才使文学百花园姹紫嫣红，风光无限。

一般说来，我跟小锐几个月甚至半年不联系是常

事、常态。今年春天的某一个晚上 （简称 “春晚”），

我的ＱＱ在线，小锐也在线，于是我们在ＱＱ上聊了聊。

就在那个 “春晚”，小锐表示她正在整理稿子，想出一

本书。我很欣慰。

到了仲夏之夜，小锐打电话来，说书稿已写好，想

请我写序。我欣然应允。我知道她找我写序有四个理

由：一、相处多年，也算老朋友，忘年交。二、都在舞

文弄墨，也算知音或知己。三、为人为文都是真性情。

００４



真人面前不必讲假话。假人面前可以不讲话。四、于公

于私，于工作职责和发现新秀，我都义不容辞。

便开始写序。从干旱时节准备，到雨季来临完稿，

时间也算拖得长了。

在此稿杀青之时，突然想起 ２００５年宜良、弥勒县

新春征联我创作的一副对联，就此录出，与小锐共勉：

一瓣心香寄红尘，去天地，任飘零

几番花事醉东风，写春秋，自潇洒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于宜良

００５



自　序

每次坐在台灯下，面对雪白的稿纸或键盘，我确

认，我的心是澄明洁净的，那一刻，我一无所求。

我只是想把深藏在心中的某些感动、某些影像、某些

不吐不快的感觉牵引出来。

我想的真的不多，仅仅是捕捉生命中珍视的那一部

分，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把它们认真地整理好，呈现

出来。

也就是这样而已。

我想，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美丽的时刻，

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消失，或许都是冥冥中一种特定

的安排，当时也许不觉得，但是当某一天回头的时候，我

实在舍不得将它们忘记。今日记录下昨日的一些心境，正

是为了明日的那一个我能够记起一些很珍贵的感情和记忆。

把昨日、今日和明日串起来，我占了一个大便宜。

好在，我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或者要把写作当做自

己的事业，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没有上进心。我

只知道，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受鞭策、不赶进度，没有

诱惑、没有责任，也完全没有企图心。只是在深夜面对

自己的时候，独来独往，享受难得的完全的自由。

这实在是一种远离企图心的自娱自乐。

如果这种简单方式的自娱自乐，能够让其他人在阅



读中有些许应和、感动或微温，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

感谢和祝福。感谢世间有这么一种我所深爱的行走方

式，让我的心能够在俗世间自由漫步，并且能够和其他

漫步的人相遇。

我所要求的，只是这么多而已。

再次对选编这套丛书的周恩福先生表示感谢，让这

些我极为珍视的部分能够呈现出来，更要感谢这么多年

来，关注我的师长和朋友们给我温暖的鼓励。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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